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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花
烂漫农家蚕儿

城市烟火

1

科普
文学

□苏其善

每到春暖花开，乡村田间地头的桑
树便长得枝繁叶茂，肥厚的桑叶层层叠
叠，叶儿嫩得似乎会滴出水来。此时，
农家便开始养蚕。

蚕儿喜欢吃肥厚鲜嫩的桑叶，才长
得又快又壮。要想养好蚕，首先就得把
桑树种养好，有足够的好桑叶才行。要
想桑树的桑叶质量好，头年冬季就要给
桑树修枝。第二年，桑树的新桑叶才能
长得又厚又嫩，水分和营养都很丰盛。

农家养蚕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只
能养一次蚕。春秋温度适宜，蚕儿最好
养，不易生病，产量又高。夏天温度过
高，冬天太寒冷，桑树上的叶子又老又
硬，蚕儿吃了容易生病，养蚕的数量就
少些，蚕茧产量就较低。

待桑树长出鲜嫩桑叶，农家便到镇
蚕桑站买回春季蚕种，那黑黢黢的蚕卵
密密实实附在一张厚纸上。第二天，蚕
蛋就开始孵化，三四天左右就全部孵
出。刚破壳而出的蚕儿细如发丝，按孵
出时间不同而分开喂养。否则，因进眠

时间不一致，就会耽误喂养未进眠的蚕
儿。

三四天后，幼蚕停止吃食身体发
亮，就进入第一次休眠期，称为“进
眠”。一天一夜后，褪去第一层皮，称为

“出眠”。出眠后的蚕儿又开始吃桑叶
了。经过一次脱皮后，就是二龄幼虫。
以后，蚕儿渐渐长大，簸箕内就显得有
些拥挤，就要为蚕儿分盖，把蚕儿从一
个簸箕分散到另一个簸箕喂养。

蚕儿吃食时，在密实的桑叶中，伸出
可爱的小嘴，沿着叶子边缘，把桑叶咬出
一个个小缺口，传出如春雨般动听的“沙
沙”声。不一会，原本被桑叶盖住的蚕簸
中，便冒出一个个细细的小脑袋。经过
一个月左右悉心喂养，蚕儿进出眠要反
复四次。出过四眠后的蚕儿，就进入最
旺盛的生长期，逐渐长得又白又胖，吃食
量大大增加，喜欢吃老一点的桑叶。

蚕儿特别脆弱娇气，对水分很敏感，
若是吃了沾有热气或水分过多的桑叶就
会得病死亡。要把摘回来的桑叶，摊在
空簸箕里，把水晾干之后才能喂食。

喂养中，每天还要清理一次蚕沙

（粪便），把蚕儿移到另外一个干净簸箕
（称为翻盖）里，倒去原簸箕里的蚕沙
后，又移动另外簸箕的蚕儿到这个簸
箕，再铺上厚厚的一层桑叶，如此循环
反复，直到全部翻盖完毕。翻盖时，还
得往蚕儿身上吹几口高度白酒，再均匀
地撒上一层生石灰，用于消毒杀菌，防
止蚕儿感染生病。奇怪的是，看似娇弱
的蚕儿，不但不惧浓烈的白酒和呛人的
石灰，反而分外喜欢它们。

蚕儿还怕热气。夏天温度很高，桑叶
采摘回家后，把背篓里冒着热气的桑叶，
轻轻铺放在簸箕里，再把清水均匀地喷洒
在桑叶上退温散热，待桑叶水分干掉，就
可以喂蚕了。而冬天或雨天气候温和，摘
回的桑叶水分较多又没有热气，则不需要
喷水，把桑叶放在簸箕里晾干就可喂食。

养蚕要有蚕架，可以请木匠用木头
做成，或可用竹子横竖交叉绑成。蚕架
按需要做成多层，每层能放四五个簸
箕。出了四眠的蚕儿，雪白肥胖的身子
好似绣着文身，圆圆的头上出现像老虎
额头一样的皱纹。此时，蚕儿吃食很
快，它们张开小嘴巴不停地快速翻动，

厚厚的一层桑叶，不一会就被吃得只剩
下叶柄和经脉。

蚕儿出四眠后，农家就开始扎制供
蚕儿结茧的草笼。大人到竹林把又高
又大的竹子砍下来，剃掉多余的枝丫和
竹尖，用弯刀破成四块，再划成青黄两
层篾片。小孩则把晒干的麦草梳理掉
叶子，割成七八寸长短的节，整齐地码
放在箩篼里。

扎制草笼时，大人们把两片篾条两
头打上结，一头套在柱头上，另一头穿
上筷子让孩童双手握着，不停地翻转，
把篾条扭成麻花状。大人把割好的麦
秸，放进孩童不停翻转的篾片里，随着
两片篾条逐渐扭紧，扎制成向四方均匀
伸展的草笼。草笼全部扎好后，一圈一
圈地盘起来，放到空簸箕里待用。

蚕儿出四眠六七天后，逐渐变得通
身发亮，就成为“亮蚕”，被放到小簸箕
里，喷上几口高度白酒，再放到草笼上
吐丝结茧。待蚕儿全部被捉上草笼结
茧后，养蚕就告一段落。

三天后，草笼里便开始结满一簇簇
雪白的蚕茧。五天左右，蚕儿在茧子
中，最后一次脱皮化蛹。再过大约七天
后，蛹化为蛾，破茧而出。雌蛾出茧后，
尾部发出一种气味引诱雄来交尾，交尾
后的雌蛾在几个小时内，大约产下五百
个蚕卵，然后慢慢死去。

□文贤猛

城市逐水而居，人们说城市是江河
湖海润出来的。城市酒旗飘香，人们说
城市是美酒醉出来的。用这种造句方
式思考城市，那也可以汇集成一座关于
城市的语言描述之城。当我们思想接
地气些，我们的城市其实是柴火香出来
的——

那是屋檐下的柴火。
那是舌尖上的柴火。
那是一砖一瓦一灶一柴的味道。
那是一座城市正宗的人间烟火。
这是一段让今天的年轻人惊讶的

描述，在他们的城市烟火天空，看到的
是天然气灶、液化气灶、电饭煲、微波
炉、电磁炉，没有泥土味，没有柴火香。
我们见证了城市烟火史的沧桑巨变，中
国几千年柴火煮饭的历史，我们刚刚告
别，他们刚刚错过——

二哥是我们兄弟中第一个进城工作
的，这在上世纪70年代末是让山里人特
别惊讶特别羡慕的山村大事。我们给二
哥收拾行李，父亲却在柴房劈柴。出门
的时候，父亲提来一捆柴，拿着两把刀，
一把是砍柴的柴刀，一把是抹泥浆的泥
刀。父亲早年在城里一家药铺当过学
徒，负责一排煎药的土灶，给病人煎完
药，就在土灶上熬粥。父亲为我们的惊
讶而惊讶，扛着柴火上路，平静地对二哥
说：“以后得你自己生火煮饭啦！”

二哥的宿舍在一幢三层楼房的二
楼，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也都是
门，每扇门后就是一间或两间宿舍，很
像旅店的大通铺——这就是著名的“筒
子楼”，这就是九十年代以前一代人的
集体记忆。

房间里是一个被以“厘米”为单位
分解的天地，“厘米”分解出所谓的“卧
室”“书房”“客厅”，在狭窄的空间中，它
们其实就是一个生活的符号。

房间里没有厨房的位置，家家户户
把厨房安置在走廊上，一个简单的土
灶，一张伤痕累累的旧课桌，旧课桌上
放着切菜板，锅碗瓢盆。

幸运的是二哥接替的是一位调进
省城的大学生的宿舍，门前土灶、旧课
桌都没有搬走。父亲带着我们到楼下
挖了些泥土，浇上水，放些从家里带来
的稻谷壳，搅拌成泥浆，用泥刀把二哥
门前的土灶整修好。

刚修好的土灶不能生火，父亲从背
来的柴火中分出一小捆，带着我们到城
里的姑奶家认门。姑奶接过柴火，非常
高兴，说还是你送来的柴火好烧。姑奶
家有两眼灶，一眼烧柴，一眼烧煤。不
是客人来，不逢重大节假日，姑奶家的
煤炭灶是不会冒烟的。

看着姑奶家那两眼小小的土灶，想
想老家那些土灶，柴火上有大锅、中锅、
小锅和鼎罐，煤炭灶上有大锅和小锅，
炒菜的，煮饭的，热水的，炖汤的，有灶
有锅承担，让排烟道连在一起，就是一
把乡村烟火的竖琴，弹奏出的就是乡村
的炊烟。不像城里人家一眼灶一口
锅。最为关键的是乡村家家都有柴屋，
绝对不会断柴，就算煮一锅野菜，乡村
没有断炊的时候。城里不会断粮，但绝
对有断柴的时候，去看城里的亲戚，他
们总会叮嘱记得带一捆柴来！

我突然为我生在乡村骄傲起来！
二哥在城里上班，我在城里上学。

乡间引火用干枯的松针，火柴一划，灶
孔立刻红火起来。城里引火用纸，划了
好几根火柴，纸也引不燃柴火，这是我
和二哥特别着急的事情。煮饭的时段，
一家炒蛋满楼香，一家炒辣椒满楼泪。
乡村炊烟从山野中升起，城市炊烟从楼
房中升起，这就是那个年代大地上烟火
的共同记忆。

二哥为锅里的米、偶尔的肉星上
班，我除了上学，还得操持灶里的柴，父
亲不可能总往城里送柴，城市江边沙滩
大水冲来的枝叶，街道树下风吹落的树
叶，城市后边山上的树林，那是我和很
多城里人关注的柴场。那个年代的城
市最吃香的部门是糖酒公司、食品站、

粮站，还有一家单位特别让人高看，那
就是木器厂，那是城里最好的柴场，可
惜直到用上蜂窝煤，我与木器厂也没有
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乡间长大培养出
的砍柴本领，让我在城里也有了一席之
地，我是我们那楼道和姑奶家最受欢迎
的人，我是他们的“柴子”……

我不知道其他城市告别柴火煮饭
的年代，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
城市江城万州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煮饭
燃料，这就是来去匆匆的蜂窝煤，它的
学名叫型煤，我们一般都喊它煤球、煤
饼、藕煤，是一种用煤末、碳化锯木屑、
石灰、红（黄）泥、木炭粉作混合物基料，
在一种就像断开的藕节一样的磨具里
加工而成。

蜂窝煤大规模走进千家万户是八
十年代前后的事情，事实上早在2000
多年前的汉代，就有了这种奇特的燃
料，翻开两汉以后文人墨客的文章，我们
总会看到“兽碳”“香饼”“香兽”“金兽”之
类描写，那就是最早的蜂窝煤。北周庚
信在《谢赵赉王丝布启》中有“覆鸟毛而
不暖，燃兽碳而逾寒”。白居易在《青毡
帐二十韵》中有“兽炭休亲近，狐裘可弃
捐”。李煜《浣溪沙》中有“红日已高三丈
透，金炉次第添香兽”……

文人墨客笔下有记，但是我们不明
白，这么好的燃料为何直到两千年后才
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北京人第一个喊出

“蜂窝煤”，让蜂窝煤走进特制的蜂窝煤
炉子，让蜂窝煤上燃出的红通通的火光
煮香我们的一日三餐。

筒子楼走廊上柴火灶一个个拆去，
圆筒状的蜂窝煤炉，炉边圆圆的整齐的
蜂窝煤，小火钳，破蒲扇，碎木块，成为
每家煮饭的标配。蜂窝煤火力足，烟
尘少，但是生火讲究技术，因为生火不
易，所以保住蜂窝煤炉中的火成了我
们关注的事情。上班时间偷偷溜走，
跑回家看炉中火。半夜起来几次，关
心的还是炉中火。对蜂窝煤炉里火的
关注不亚于对家中孩子的关注，就怕
火种“走失”。

蜂窝煤炉的时代，不管你什么时候
回家，炉中有火，炉上有热水，打开炉

门，蒲扇一扇，想煮什么就煮什么，家中
永远充满着温暖。

跟着蜂窝煤一同上场的还有煤油
炉、电炉，可惜因为煤油供应困难，电力
普遍不足，这两种城市烟火没有成为生
活的主旋律，蜂窝煤的味是大家熟悉的
味，煤油炉的味是大家羡慕的味，电炉
的味是大家要责骂的味。哪家一烧电
炉，全楼灯光一下暗淡，电视机马上出
现雪花，更为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电线
跳闸。对于城市烟火史，电炉、煤油炉
不是正史。

就在我要学会蜂窝煤生火、保火、
调火全套技术的时候，城市很快出现了
液化气罐、液化气灶，很快就有天然气
管道通向各家各户，天然气灶摆上了旧
课桌，筒子楼走廊一下空旷干净起来，
很快筒子楼被拆迁，我们住进了新的高
楼，一层楼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洗衣房、
一个取水房的尴尬时代远去啦，一层楼
走廊上各生各的火、各炒各的菜的“百
家宴”时代远去了。

推开屋门，房间开始以“米”为单位
分解出真正的书房、厨房、客厅、阳台、
卫生间，厨房里没有了旧课桌，明亮的
灶具，高大的冰箱，百宝箱一般的橱柜，
蒲扇、火钳、炉门、风箱这些当年调节火
大小的工具早已派不上用场，开火、关
火、大火、小火，全在灶上旋钮之中，我
们掌握了自己的生活！

回眸这片土地上的人间烟火，柴火
燃旺我们的生活用了五千多年，蜂窝煤
红火我们的生活用了几年，在漫长的历
史天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那么突然，
那么迅速，恍然如梦，但是我们赶上了，
我们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和伟大的时
代。我们在温饱和富庶之后，总会将昨
天的事物追认为文化，以怀旧的方式去
回味去确认。于是，城市出现了很多怀
旧的柴火饭、柴火鸡、柴火牛肉、乡村厨
房，那是柴火的味道，那是记忆的味道，
那是乡愁的味道，那是岁月的味道。

告别住了二十年的商品房，在城市
江边一处小洋楼中选中自己的房子，给
生活一个新的高度。搬家那天，大哥一
早从乡下赶到城里，背着一捆马桑树枝
条。敲开门，大哥急匆匆地把马桑树枝
条放进明亮厨房，大声念道：“马桑树
柴！马上发财！”

树叶上露珠晶莹璀璨。

□三都河

南岳七十二峰的尾峰
俯首湘江边

当了饮马江湖的龙头
因为儒释道交融

因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晋朝罗汉松唐代银杏
宋时香樟明清枫栗

纷纷纳入了

千年学府的主旨讲义
程朱理学带着绿叶与露水

又在哲学的台阶上
上走了几步

爱晚亭下
坐着白云生处吟唱的杜牧
诗词与精神火种百代飘落
伟人手迹《沁园春·长沙》

让红于二月花的霜叶
无限接近于燃烧

岳麓山

山河
印象

□刘友洪

一
即便是对九分旱地一分水田的山

里人来讲，水稻都是不可或缺的农作
物。且不说那黄澄澄的稻谷，那被山里人
称为细粮的香喷喷的白米饭，是我们这些
山里娃眼中的宝贝。单就说那稻草，也是
山里农家一年四季必备的物资了。

比如冬天临近，要把床上那用了一
年的稻草（山里人称之为“床草”）换掉，
重新铺上金秋时节刚刚收获的新鲜稻
草。又比如，山里的坐凳除竹木制作外，
还可以用稻草编织，并且它有一个土里土
气的名字——“草墩”。那是我们山里娃
最喜欢的凳子，当年读书需要自带桌椅到
学校，教室里就有不少草墩，那绵软却又
踏实的感觉不亚于今天的沙发。当然，稻
草也是牛羊冬天的粮食，每当大雪纷飞一
片白茫茫时，牛羊就在茅草屋里一边咀嚼
着稻草，一边回味着泥土的芬芳。我曾在
天冷的时候，钻进牛栏楼上的稻草里看
书，那稻草的温度暖遍了我全身。

说起稻草，必然要说到草鞋。每当
金黄的稻谷铺满水田，我就看见一双双
草鞋在滚滚稻浪中若隐若现。

二
那个年代，缺吃少穿。但辽远的大

山给山里人提供了自给自足的机会，比
如稻草、手艺、勤劳。那些看似杂乱的
草，经山里人粗糙而灵巧的大手，搓捻

拉压打等若干动作后，就温顺成了一双
双合脚的草鞋。

我的爷爷辈和我的父辈，大都会编
织草鞋。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外公是编
织草鞋的能手。我的外公特别擅长编织
一种叫“满耳子”的草鞋，那是专门用于
冬天穿的。它不像夏天的草鞋那样四面
透风，鞋的四周要用草索密织。这种草
鞋是山里人一个冬季的主打。穿的时候
要先打绑腿，然后用几张玉米叶将脚裹
住，再往“满耳子”草鞋里塞。如果上山
干重活，还要给“满耳子”草鞋套上钉爪，
这样就能大大增强其防滑的性能了。

要说草鞋有多漂亮，穿着有多舒
适，那是骗人的。我记得小时候穿草鞋
时，那糙拙的绳索，常常把我的脚磨起
泡，甚至磨掉皮，以至脚后跟脚踝处这
些经年磨擦的地方，都长出了一层老
茧。父母心疼我们，就把不能穿的破衣
服剪下几块布来，把草鞋上那些磨脚的
地方，作些简单处理。

草鞋是草做的，肯定不耐穿。我就
因为穿草鞋，穿出了不少洋相。

那时我从老家到学校读书，要走十
多里的山路，得花一个多小时。那山路
全是黄泥巴路，加之山里雨水多，我深一
脚浅一脚行走下来，满身的泥已使我分
不清哪是草鞋哪是脚了。记得有一次我
去上学，脚下一滑，把系草鞋的绳子弄断
了，只好提着草鞋，打着赤脚到学校进了
教室。我那狼狈的样子，立刻引来同学
们一阵轰堂大笑。

三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草鞋的赞美。
那些草留在山野，可与山岚为友，

清逸俊秀，潇洒自由。作为牛羊草料，
可价值再造，实现重生。即使倒伏于
地，化为泥土，亦可守护家园，陪伴大地
母亲，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再添一把
肥力。

而作为草鞋，既没了草的外形，也
没了草的尊严，被人踩在脚下，作了人
的垫底，还整天与汗味为伍。

夏天，草鞋要用它那柔弱的身躯，去
抵挡石头的尖砺和路面的灼热。冬天，草
鞋不惜毁掉它那白晰的面容，给雨里来雪
里去的脚一个温暖以及干净的世界。

正是草鞋的这种奉献与牺牲，给了
山里人持久的脚踏实地的依靠。这又
像极了那山里人，没有华丽的外表，也没
有动听的言语，却坚守着勤劳质朴。

四
草鞋与皮鞋，曾是农村与城市的分

水岭。
上初中那会儿，稍有懈怠，老师就语

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不好好读书，就一
辈子穿草鞋。”老师把吃商品粮、农转非、

“脱农皮”形象地称为“穿皮鞋”，这个华
丽的转身称为跳“农门”。我低着头，看
着脚上的草鞋，它那平日里温柔体贴的
面目，此时变得丑陋起来。我连忙收起
我那贪玩的本性，埋头啃起书来。

我不说肯定你也猜到，亲爱的读
者，我在16岁那年，成功地考上了中等

师范学校，端上了铁饭碗，成为老师口
中“穿皮鞋”的人。但在我的骨子里，依
然固执地认为我是穿草鞋的人。

如果非要说我是穿皮鞋的，那么我
也是穿着草鞋再穿的皮鞋。或者说，我
是把草鞋当作袜子，然后穿进皮鞋的。

我永远都不会隐瞒，我是穿着草鞋
长大的。是草鞋磨炼了我的意志，我爱
草鞋的骨气。

当我的脚丫子与草鞋接触的瞬间，
稻草的香味弥漫心间，草鞋的灵与肉通
过脚底的穴位，传遍了我的全身。

五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单是

城里难见草鞋，就连农村也鲜睹其芳
容。现在的草鞋，多半是在某个景区，
扮演旅游纪念品的角色。儿子儿媳知
道我的草鞋情结，去旅游时给我买了双
草鞋，作为礼物送给我。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曾经这样写过：
草鞋平淡得就像绵延而来的每个寻常
日子，不管道路有多深远，穿上它，心里
就踏实；它承载过贫穷与艰辛，也为普
通百姓带来过舒适与温暖！

我拿出儿子儿媳的礼物，穿上走了
几步，那久违的感觉迅即向我袭来——
与穿皮鞋全然不同，我又感受到了大地
的纹路和脉搏。那草鞋着地后，稻草之
间“嚓嚓嚓”的摩擦声，又唤起了我心灵
深处浓浓的乡愁，许多逝去的画面就像
放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触手可及。

是啊，草鞋！这个陪伴我度过童年
和少年，与我生命相连的故旧，它浸泡
在我们这些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子
弟浓浓的乡愁里，只要一触碰它，就能
泛出醉人的馨香。

怀念草鞋

□李诚

树枝上落满了
一层春雪

如空投的一朵梨花

柳枝浮动的几只麻雀
就像校园的游戏的学子

迎风站在那棵杨柳树下
在春雪中曲颈弄羽

天空下，手还没有扬起
麻雀就展开了翅膀

荡起的雪花，唱着动听的音乐
瞬间，向天空飞翔

麻雀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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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官品

立春

一树树朴素的紫叶李
满枝点画的蕾妆

一挂挂耍龙舞狮闹元宵
吆喝上天的爆竹
房前屋后的树

田间地埂的草，小河
听着清晨

一片阳光催促的哨声
惊醒梦中

沉闷板结的天空
今儿换一件新衣裳
捆绑原野的荒芜

烟雾似地退出山水的程序
麻雀，喜鹊，布谷鸟，满天的云

从四面八方赶来
开学似的聚集树梢游戏

村口，河岸，传来春风列队的脚步
窗前那盆春兰

昨夜满屋悄然开了一朵

冬樱花

曾经的枝枝叶叶，呼吸的尘埃
灰暗的树干

轮刻下一圈圈紧箍咒的痕迹
老天念念有词，蠕动的嘴唇

密密匝匝的风云
推铁环似地滚过天空
一路跌跌撞撞跑来

背负酸甜苦辣的云雾
那满目的蓝中，遭遇的雷电，雾霾
大寒冻死的鸟鸣声声，缝补的心
堵塞路口的天气、咳嗽、房贷、病毒

一场场负重的大雪凭空而来
借道栖身人间

看见黑夜似的枝头
绣一朵朵乳头的花儿

在冻僵的梦中，张开温暖和爱的口
吮吸骨缝里的大寒

咀嚼三九四九要命的谚语
遍地冰雪的日常，心善血热的人

熬一锅麦芽糖，怀抱冬至
摇曳的星辰，繁衍的梦

冬樱花靠满面尘埃的言语
在迷茫的冬日大地上

写一树静默粉红的花朵
像一封寄往春天的信

输出的诗和远方
在四面草木枯萎的苟且中

独善其身
招魂天下，图解万物醒来的眼神

樱花

天空还没脱去倒春寒的外衣
大花桥头一树红翻天的樱花

让周围的高楼哑口无言
让三月天的蜜蜂蝴蝶

怎么也飞不出一朵樱花的灿烂
一朵朵不满月的小花儿

一张张天生丽质的小脸蛋
一枝挽着一枝的衣袖
一树背着一树的情爱

仿佛一夜之间
穿着花衣裳跑出来

簇拥在郊外，一声吆喝
坐上春天的大花轿

麻雀喜鹊布谷鸟，敲锣打鼓
像喝醉喜酒，春风喊了一声美

紫薇花

一身疲惫，从秋风中走来
一场场霜雪，从天上捡来的披风

证明一尊铁骨铮铮的雕像
一辈子搭配的绿叶红花

立春后
从远而近的心愿绿上枝头

从不和临技的鸟儿，搭腔说话
也不和风，戏言

模糊的印象，毛茸茸的火芽儿
无声无息排着队

挤倒一片阳光和风声
活着，以一棵树的名义

风风火火亮相街头
那一树树翡翠的绿
那一树树火焰的红

招魂的花朵，赶集似地涌现枝头
怂恿大地

搅碎天空的一场场暴雨
此时，等你看清紫薇花的容颜

她忽然转身离去
留下一树揪心的尘烟
飘逝在喧哗的街头

席地烫人的美

春春暖花开（组诗）

下雪
□冉杰

雪落的声音，像在回忆一种往事。
哀嚎的泪水不会成为悲痛的遗物。
2022年的12月，遍地堆满了雪，
雪光冻结了时间，皑皑雪峰，

以独立的方式，支撑起苍茫大地。

雪地上的爪印，成了演戏的主角，
吟唱出杂乱无章的台词。

纷纷扬扬的雪，以冷漠的谎言
安慰被埋葬的野花野草。

成堆的乱石，刻画出冷酷的雪风，
被风吹过的黑纱，像孤独的蝴蝶，

在雪水之上煽动乏力的双翅。
雪就是一把锋利的刀片，

寒光逼人地刮尽翅翼的鳞片。
泪和雪水在疼痛中饱和，

沉默已是最后飞翔的动力。

这个冬天没有下雪，但每个人
都踽踽独行在白茫茫的雪地里。

深一脚，浅一脚
寻找十里春风。

□龙泽平

已经是春天了
我发现有的桂花树还在开花

那羞羞答答的点点金黄或者乳白
跟新芽混在一起
在春风的吹拂下

像无数天真无邪的孩子
在绿叶间躲躲闪闪

那些

没来得及在秋天怒放的花蕾
经历了一个冬天

也坚持要把毕生的梦想打开

我看见秀发垂腰的女子
伸出纤细的手

捉住一枝拉到跟前
我笑着问她

香不香
她矜持地微笑，点头

站在桂花树旁，也像花一样绽放

迟迟开的桂花


